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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茅奖作品的荣誉在前，评价电视
剧《人间世》拍得好不好，标准是什么？

梁晓声：李路导演说过一个标准。
他说如果我们拍的这部剧，会使我们
的年轻人，比如说 80 后、90 后、00 后，
他们对于自己的父辈乃至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这一辈人，有一种全新的认
识，通过这部剧加强了几代人之间的
互相了解，在这种了解的过程中增进
了年轻人对长辈们的尊敬，和对他们
身上遗留下来的一些生活习惯的包容
体恤，那我们就算成功了。
反之，如果拍完之后，大家说真是

一地鸡毛，这些人物也不可爱，那我们
当然就失败了。
后来迪士尼要来买版权，李路很

严肃地说，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对于这
部剧的评价标准要增加一条，就是如
果在国外放映的时候，国外观众看了
这剧说，看，这是中国人根据中国人的
原著改编的，中国的导演、中国的编
剧、中国的演员们制作出来的一部所
谓年代剧。看完之后说真是丑陋的中
国人，那我们就失败了。不但失败了，
恐怕我们都要向国人谢罪。
所以我们一定要达到那样一种情

况，就是让国外观众看完之后，相信这
是一部真诚的中国人自己拍的真诚的
剧。如果使他们感觉在对待亲情、友情、
爱情、家国情怀这些方面，中国人和西
方人没有价值观上的差别，和他们是一
样的，由此使他们对中国人有了一种和
以往不同的认知，那我们可以对自己
说：我们起码完成了一件作品。
现在看来，我个人觉得至少以播

到目前的情况，结果应该不会属于前
者。

剧中有很多温暖的细节，比如“秉
昆”在入狱前交给“郑娟”一张纸条，说
如果遇到困难可以找纸条上这些人，
他们一定会提供帮助的。 很多观众表
示非常怀念这种确定的信任和托付，
这种稳定而长远的人情关系， 在当今
是非常难得的了。 您怎么看？

梁晓声：“秉昆”和他的工友们，
和“六小君子”们的关系，就是我的小
弟和他当年的工友们的关系，这种关
系从他们那个年代一直维系到现在。
当我小弟去世之后，他当年的朋友们
依然和我们家、和小弟的儿女们都有
着关系。我也给他们回过短信，我说小

弟虽然走了，但你们依然是二哥的朋
友，你们有什么困难了来找我；你们依
然是梁家的朋友。那个维系，是很长
的。我和我中学时期的同学们的关系，
也是维系到今天的。
这可能是因为在那个特殊年代，

大家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院、一条街、一
个厂，然后像螺丝钉一样就不动了。如
果没考上大学的话，从小学到高中，你
始终在一个城市，甚至可能在一个区
里，甚至你想搬家都很难，你结婚可能
就是在家旁边再找个小房子。那么大
家的关系，就很容易维持下去。
现在的话，可能高中一毕业都是五

湖四海去了，工作关系也经常变动，所
以会造成和从前不一样的社会关系。这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现象，而是城市人口
的普遍现象，其他国家也一样，而且早
于我们N多年就已经是这样了。
（对于人们的“城市孤独症”情

绪）我个人觉得，当代的年轻人其实要
学会抵御现代孤独的本领，进而达成
可以享受孤独的境界。孤独，如果你能
够享受它，那是一种境界。那时候世界
静下来了，你不必要和许多人说过多
的应酬的话，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活动
可以参加，就是你和自我，你和世界，
你和一本书的关系，你和一部电视剧
或者电影的关系，你和你养的宠物小
猫小狗的关系，你和一盆花的关系，我
个人是很享受这样的一种状态的。
而且实际上是还有一点，如果你

想要找到友谊，又实在不是一件难事。
问题仅仅是你愿意吗？你真愿意吗？你
如果真愿意，就将心比心，坦诚地对待
一个你认为可以成为朋友的人。

演员们演出了原著中不同人物的

感觉吗？ 符合原作者的预期吗？
梁晓声： 应该说所有的演员都很

好。雷佳音、辛柏青、小宋佳，都很好。
饰演“周母”的萨日娜老师和饰

演“周父”的丁勇岱老师，我当时看在
眼里（是有点怀疑的）。因为我已经先
入为主，有了我的父亲母亲以及同学
们的父母的形象，觉得那一代人都是
偏瘦小的。但我脑子里也过了一下，就
我所熟悉的、能演“周父”“周母”的
演员们，谁适合呢？
能演“周母”的还能找出几个，但

是“周父”就很难。我们有偏瘦小的、
这个年龄段的男演员，但是这些男演

员未见得有工人气质，穿上工作服也
还是看不出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再看
丁勇岱，他真的演出了有力量、能承担
的、如山的那么一个父亲形象。

我心里，萨老师最初也是有保留
的。但我看完第一集就跟导演说，我已
经被他们的演技所折服，最初的想法
已经不重要了。而且越往后看越觉得，
如果不是他们来演“周父”和“周
母”，那还能是谁呢？

我看这些老演员，是从他们的表
演中获得了一种欣赏的满足。就是说
我看演员，可能不只看故事了，还看演
员本身的表演，尤其是演员的微表情、
目光，你会发现他们的表演是走心的。

比如宋春丽和女儿“郝冬梅”吵
架的那场对手戏，两个演员的表演都
是一流的，但看宋春丽的表演，她没有
哭出声，她没有泪，她的那种表情，她
的嘴张开又合上，包括她的咽喉部的
蠕动，她的面部肌肉的那种反应，我个
人觉得那是表演艺术家的水平，提供
给了我们最受震撼的一种欣赏。

包括“郑母”的那一跪，当时我眼
泪几乎要流下来。

包括凯丽，她总是问我：梁老师，
你看到我的戏了吗？我演得到底怎么
样？你会看到她对自己所塑造的角色
的关切。我就跟她说越来越好，确实是
演得极为到位。

饰演“春燕”的黄小蕾，老实说我
最初也保留个人看法，我觉得这个“春
燕”似乎太漂亮了。但既然是导演定的
演员，我一定要抑制自己不说，做到绝
不干预。但当她出演的时候，我感觉那
就是“春燕”，她在这部戏里演得这么
样的无拘无束。这是我个人非常喜爱
的角色之一。

现在观众负面评论比较多的是宋

佳所饰演的二姐“周蓉”，她为了爱情
选择远赴贵州、跟家庭断绝关系，被认
为非常“自私”。 剧中这么设计人物的
原因是什么？

梁晓声：原著中“周蓉”这个形象
所占的文字比重是很多的。我们拿“周
蓉”和“周秉昆”来作比较，就会发现
他们是有所不同的。
“秉昆”这个人物，他的成长过

程，他的作为，主要都是在家庭关系
中，他是一个被贵人所保护、所经常帮
助的一个人。当然他也是助人为乐的，

他的圈子就是那些工友们。
但“周蓉”不一样。她是
那个年代有独立思想
的一个人，她在格局上
是比“秉昆”要大
的。“周蓉”最重

要的一些戏是她到法国把女儿给追了
回来，在原著中这是几章的篇幅。导演
最初谈到这些戏的时候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说自己喜欢巴黎文化，一定要
到法国拍。但是疫情来了，别说去不了
巴黎，就是在国内找一个相似的地方
也不行了。那时候他们差不多是被封
闭在吉林出不来，而剧组是不能停工
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周蓉”是

一个不完整的人物形象，但是我个人
认为宋佳是非常优秀的、聪明的演员。
由于我心里也替她有着这种惋惜，我
就忍不住跟她谈，我说你的形象一定
会在本剧中受损，但是你要尽量地使
你在家庭关系和同事关系中起到一种
幽默的作用；你身上起到的幽默作用，
和“秉昆”是不一样的。
她接受得很快。比如说周家的儿

女们和父母躺在一张床上聊天的时
候，谈到爸爸最爱谁，父亲说了一番
话，周蓉就说“咱爸就是老狐狸”。这
是剧本里没有的，但这话一出，对于那
场戏，作为一个收点，是非常好的。

非常遗憾，给她能发挥的这些桥
段还是太少了，我们一直觉得很对不
住她。
如果是个水平一般的演员，戏少了

也就少了。但这么一个优秀的演员，而
我们没把她用足，这是编剧、导演和我
这个原著心里边的最大的遗憾之一。

如何看观众对剧中的“郑娟”过于
完美的评论？

梁晓声：我自己也承认，我确实是
把她塑造得过于美善了。我在以前的
文学作品中也塑造过这样的人物，这
里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形象，其实还是
觉得她是作为一种社会元素进来的。
我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人物，呈现周围
的人们对她的态度，从这种态度中呈
现出来当时乃至以后年代人们对于真
善美这样一些价值观的态度。

如果只写“秉昆”一个
人对“郑娟”的好，那是不
够的，那就是一个甜蜜的
爱情之歌而已。但是我写
到了“秉昆”的哥们儿，
包括那些女孩们，都对她
好。当“秉昆”入狱的时
候，这些哥们儿都是愿意
帮助“郑娟”的。
我实际上想

呈现的是，
在我们的

现实生活中，包括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家
庭的环境中、社区中，如果我们有发现
的眼光的话，一定会注意到美善是存在
的，首先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眼光。
第二，这是我很在意的，如果这种

美善存在，那它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
的，人们怎样对待它。如果没有周围环
境的话，美善会成为稀缺，我希望它不
是稀缺的。
现实生活中，我个人觉得“郑娟”

这样的女性会很少。这并不是说现在
的女性变得不是那样了，而是说很少
有年轻的女性会陷入那样一种人生的
困境。因为现在有社区的、各级政府
的、各种社会福利的关照，可能程度上
有差别，但是关照是存在的。

剧中平民出身的大哥“周秉义”和
高干子女“郝冬梅”的婚姻一直是磕磕
绊绊的 ，而且 “郝冬梅 ”的父亲 “郝省
长”是原著中没有的角色，您如何看待
编剧的这一设计？

梁晓声：其实是这样的。在两家的
关系中，“冬梅”父亲始终有一个纠
结。首先，他是不可以经常出现在“光
字片”亲家那里的，这点是毫无疑问
的，这是不妥的，是影响工作的；亲家
也不可能经常到他那去，因为那是一
个拨乱反正的年代，那是一个许多问
题成堆的年代，那是一个牵一发动全
身的年代，如果邻居知道谁家里边的
亲戚是省长而且还走动频繁的话，那
这家的日子就别过了。
“冬梅”父亲是想到了这一点，所

以他跟“冬梅”母亲说过：宁肯我们被
议论一些，也让周家过消停日子，你要
把这个意思跟“秉义”和“冬梅”来说
一下。
但实际上这话呢，在“冬梅”母亲

那里是“被贪污”了的。作为母亲，她究
竟是先跟女婿说呢，还是先跟女儿说
呢？如果先跟女儿说，二传手会不会又
造成新的误会呢？所以她也是一直纠
结，直到快去世的时候，才解释这件事。
当然“郝省长”是原著中没有的，

是编剧加的。原著中两家的关系处理得
有那种疏离感，但也没有过分强调门第
之分。“冬梅”母亲是坐轮椅的，她
不去周家是可以理解的；“秉
昆”的父亲又是老工人，有工
人阶级的那种清高，他也不
主动去亲家那里，就仅此而
已。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本
剧既然叫《人世间》，那么
确实应该有一位职位较高
的干部形象出现。从这一
点，海鸰老师加入这个角

色，是对的。

与共和国同龄的作家梁晓声，曾推
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
风雪》《雪城》《年轮》等名作，成为
“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其中，长篇小
说《雪城》入选“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
篇小说典藏”。
作为一位被评论认为“具有深切

的平民意识的作家”，或者按照本人的
话，作为“一个略带疲惫的理想主义者
和乐观主义者”，梁晓声对“人”和“时
代”之间磨合的焦灼感和责任感，是显
而易见的。为此，他甚至“不务正业”地
写出了社会学著作《中国社会各阶层
分析》。
2010 年，刚过 60 岁的梁晓声，立

志要写一部具有“年代感”的作品。他
想告诉读者尤其是年轻人，这几十年当
中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
变化，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正如他在茅盾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所
说：
“中国的文化在影响世道人心方

面，责任格外沉重。正如张载所说：‘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多么庄严正大的
信念。
“中国文化的责任如此长路漫漫

而求索不易，靠什么助其一臂之力呢？
“身为作家，60岁以后我常想这个

问题，并且首先想到的是文化的长子文
学。我认为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文
学对文化影响世道人心的使命，具有责
无旁贷的义务。
“人们对文学的要求是多种多样

的。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自囿于某一种
理念。囿于任何一种理念的文学，其结
果必然是作茧自缚。
“但文化的生态园不论何等的多

种多样，如果偏偏缺少为文化之沉重的
使命而分担一点儿作用的文学，则这样
文化的生态显然是遗憾的……”
本着这样的精神，梁晓声思考、酝

酿了三年，从 2013 年初开始动笔。
2017 年底，3 卷本 115 万字的 《人世
间》出版。小说从 1972 年一直写到当
下，他以东北一座城市普通的周家夫妇
和他们的三个子女为主角，串联起知青
插队、三线建设、工农兵大学生、知青返
城、恢复高考、国企改革、下海、职工下
岗、棚户区改造等不同时代的百姓故
事，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
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宕
起伏。

虽然不同人物的性格、
命运各有不同，但他们善良

正直、自尊自强、勤劳坚忍，人性中的幽
微之光始终闪亮，这也是最能打动当年
的广大读者以及现在的电视剧观众的
地方。

《人世间》的构思，最初是基于梁
晓声的“个人情愫”。
梁晓声的父亲是大三线建设工人，

从 1950 年代中期起就常年离家工作，
每隔几年才有一次探亲机会。1968年，
梁晓声自己下乡，探亲机会也很少，父
子俩回家的时间多数是错开的。在《人
世间》中，梁晓声也这样处理了周家父
亲与子女的关系。
“我是一个从小学时期起和父亲

见面的时间就很少的少年。最初写《人
世间》，也是想弥补自己这种感情的缺
失。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总觉得要用
自己的文字表达一下他们那一代的大
三线工人。”
梁家有 5个子女，梁晓声行二，上

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一个
妹妹。哥哥已经考上了大学，却因家庭
经济负担而没有去上，后来患上了精神
疾病。梁晓声自愿下乡的第一原因，就
是为了减少父母的压力。在梁晓声和大
弟下乡之后，家里只留下母亲、患精神
疾病的哥哥，以及小弟和小妹。
“因此这个小弟弟所承担的家庭重

担，比我和大弟在下乡期间所承担的，
可能要更重一些。我也觉得他们这一代
留在城市的普通劳动家庭的青年，在我
们的文学画廊中、戏剧画廊中，包括影
视剧画廊中，几乎是缺失的、沉默的。我
也有一种情愫，为他们来写一部书。”
《人世间》中周家小儿子“周秉

昆”身上，就有很多梁晓声小弟的影子。
《人世间》中周家所居住的“光字

片”，是一个脏乱差街区，仅在哈尔滨
市，当年这样的街区就有十几个。
“这些街区的普通家庭，我觉得有

责任为他们做一点时代的记录。虽然街
区是脏乱差的，居住环境是逼仄的、狭小
的，但那些父母们依旧培养出了优秀的、
品性良好的一代青年，至少多数青年是
这样的。”
《人世间》中还融入了梁晓声个人

的亲身经历。比如一直热情帮助“周秉
昆”、为“周秉昆”能够获得出版社正
式编制而跑前跑后的“邵敬文”，正是
曾提携过梁晓声的多位文学前辈的缩
影。
“回望我所走过的历程，觉得那么

多好人帮助过我。我这部书里，也要把
与我有缘的、我对这些好人们的感恩记
录下来。
“我经历过的那么多人，就像‘周

秉昆’那样，遇到了很多好人。所以我
这人在看生活的时候，尤其是看我走过
的生活，有那么多好人簇拥着我走过来
的，因此我看生活恐怕还是觉得好人
多，这是我对生活本质的一种坚信。”

1977 年，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从
复旦大学毕业后，梁晓声先后就职于北
京电影制片厂（1977-1988 年）和中国
儿童电影制厂（1988-2002 年），对影
视剧制作规律有着深刻认知和丰富经
验。他的多部作品如《这是一片神奇的
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
轮》等，都被改编成电视剧且风靡一时。
今天的年轻观众，就算没有看过原

著，没看过改编电视剧，基本也都听过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心
中的太阳》，电视剧《雪城》主题曲）或
者“问爹问娘问夕阳，天上有没有北大
荒”（《天上有没有北大荒》，电视剧
《年轮》主题曲）等脍炙人口的旋律。

导演李路找梁晓声谈要改编《人
世间》，在跟李路做过深入沟通后，梁
晓声表态：绝不参与意见。
“改编我绝不参与。我只把原作当

成一堆提供给编剧和导演的建材，至于
编剧和导演把它建成什么样的建筑物，
他们有完全的自由。”
梁晓声甚至还写了一个同时转交

投资方的书面备忘录，表示自己支持
“导演中心”，大家都听导演的，导演的
意见一定是最终的意见。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原

著固然是我，编剧固然是海鸰老师，但
是作为电视剧，它一定是李路和全剧组
的一个作品。”
李路团队也没有辜负梁晓声的这

种信任。如观众所见，从原著到改编，从
导演到表演，《人世间》都是奔着“精
品”去的。即便还没有全部播完，但《人
世间》已经被认定是能够和其他茅奖
作品改编剧如 《白鹿原》《平凡的世
界》等相媲美的佳作了。
很多名著在被改编成影视剧之后都

遭遇恶评，更很难获得作家本人的认可，
但梁晓声不在此列。在两家电影厂工作
过二十多年，梁晓声深知，一百多万字的
小说要被压缩进五十多集的电视剧当
中，对于编剧和导演都是极大的挑战，同
时有些角色的戏份免不了割舍。
“但是我依然承认，当演员们通过

自己的表演，把角色变成有血有肉、我
们可见的立体的一个人物的时候，它的
力量是超过文字的。”
梁晓声特别提到“郑光明”。这个

名字叫“光明”、眼睛却看不到东西的
小朋友，梁晓声曾在小说中努力用文字
去表现他，“但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像
这小演员出场的力度”。
还有“郑母”，她在自己极度贫困

的条件下还收养了“郑娟”和“郑光
明”两个孩子。为了孩子，当“周秉昆”
拿着几十块钱离开时，她一路小跑追上
去，扑通跪下请求把钱留下。梁晓声说：
“这时，如果在文字和演员所塑造的人
物之间进行比较的话，我个人还是更崇
尚演员塑造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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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人世间》人物命运、角色设定、演员表演、剧本改编……

“如果这部剧能使年轻人对父辈有一种全新认识，就算成功了”

晨报记者 孙立梅

“在《人世间》中，梁晓声讲述了一
代人在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奋斗、 成长
和相濡以沫的温情，塑造了有情有义、
坚韧担当、 善良正直的中国人形象群
体，具有时代的、生活的和心灵的史诗
品质。他坚持和光大现实主义传统，重
申理想主义价值， 气象正大而情感深
沉，显示了审美与历史的统一、艺术性
与人民性的统一。 ”

2019年， 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
颁奖现场， 茅奖评委会为梁晓声作品
《人世间》，写下这样的授奖词。

也正是因为延续了原著 “气象正
大而情感深沉”的“史诗品质”，同名改
编电视剧《人世间》从 2022 年 1 月 28
日开播伊始， 就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关
注和共鸣。

日前，作家梁晓声作客直播间，与
网友畅谈 《人世间》 的写作和拍摄故
事。

他谈起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对冉
阿让、在《巴黎圣母院》中对敲钟人的
处理，谈起那些称得上伟大的作家，首
先都是相信美好人性的理想主义者：

（这些人物的处理）意味着这些文
学先贤对于人性善好所持的理想是多

么的执拗， 他们一定要把它摆在一个
不可动摇的位置上。 我们得出的结论
是，只有把它摆在那里，它才存在着，
才会影响使我们不会走向善好的反

面。这也是我们感谢文学的一个方面。
而老作家自己，在经历了时代、家

庭所带来的种种艰难困苦之后， 他看
待人世间的眼光， 也依然是善的、好
的、值得的：我经历过那么多人，就像
“周秉昆”那样，遇到了很多好人。所以
我这人在看生活的时候， 尤其是我自
己走过的生活， 是有那么多好人簇拥
着我走过来的。因此，我看生活恐怕还
是觉得好人多， 这是我对生活本质的
一种坚信。

梁晓声 制图//张继

正好在春节期间开播的电视剧《人世间》，凭借年代感十足的家庭故事、鲜明生动的人物群像，以及对亲情友情爱情的细腻刻画，获得收视、口碑的双赢。 而观众们对人物
命运的好奇，对故事走向的关注，对角色设定的争议，也使得《人世间》成为近日毫无争议的热门议题。

梁晓声承认，雷佳音饰演的周秉昆身上有诸多自己的影子；也承认，殷桃饰演的郑娟“过于美善了”。


